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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後
﹂
者
，
上
世
紀
五
十
年
代
生
人
也
。
生
於
五
十
年
代
的
人
，
其

數
以
億
萬
計
，
而
同
為
﹁五
○
後
﹂
，
年
齡
、
命
運
也
有
差
別
，
但
他
們
都
有

一
個
共
同
的
經
歷
，
那
就
是
經
歷
過
十
年
浩
劫
和
貧
困
時
代
。
正
因
有
此
經
歷

，
他
們
對
社
會
、
人
生
的
認
識
，
與
他
們
的
下
一
代
有
所
不
同
，
且
有
其
獨
特

的
共
性
。﹁五

○
後
﹂
大
多
能
吃
苦
耐
勞
。
他
們
經
歷
過
饑
荒
歲
月
，
大
多
飽
嘗
過

飢
餓
的
滋
味
。
生
長
於
農
村
的
人
，
對
大
饑
荒
的
恐
怖
更
是
沒
齒
難
忘
。
即
使

是
城
裡
人
，
也
大
多
領
教
過
瓜
代
糧
，
曾
經
靠
喝
那
能
照
得
見
眼
珠
子
的
米
湯

度
日
。
生
於
五
十
年
代
末
的
人
，
當
時
雖
然
尚
不
解
事
，
但
許
多
人
一
定
聽
父

母
說
過
，
他
們
靠
怎
樣
的
努
力
，
才
未
使
他
或
她
因
飢
餓
而
夭
折
。
生
在
城
市

者
，
大
多
經
歷
過
上
山
下
鄉
，
生
在
農
村
者
，
自
幼
便
跟
隨
其
父
輩
學
習
稼
穡

。
他
們
雖
非
﹁天
將
降
大
任
於
斯
人
﹂
者
，
但
卻
都
有
過
﹁苦
其
心
智
，
勞
其

筋
骨
，
餓
其
體
膚
，
空
乏
其
身
﹂
的
經
歷
。
為
了
溫
飽
，
他
們
必
須
不
分
寒
冬

酷
暑
，
終
年
披
星
戴
月
地
勞
作
。
即
使
未
曾
下
鄉
的
城
市
青
年
，
若
不
是
幸
運

地
進
了
工
廠
，
也
要
為
生
存
而
打
臨
工
，
幹
苦
力
，
但
許

多
人
終
年
含
辛
茹
苦
，
並
不
能
保
證
免
於
飢
寒
。
苦
難
不

一
定
能
促
使
人
奮
發
有
為
，
但
經
歷
過
苦
難
的
人
，
就
像

經
過
長
期
超
強
訓
練
的
運
動
員
，
對
勞
苦
有
過
人
的
承
受

能
力
。﹁五

○
後
﹂
大
多
生
活
儉
樸
。
他
們
經
歷
過
物
質
嚴

重
匱
乏
的
年
代
，
當
年
，
城
市
人
吃
糧
油
需
憑
小
本
子
購

買
，
而
無
論
城
鄉
，
布
料
、
香
煙
、
火
柴
、
肥
皂
等
物
，

都
是
憑
票
供
應
。
糧
油
要
省
着
吃
，
然
而
，
省
，
並
不
意

味
着
就
可
以
細
水
長
流
，
斷
糧
缺
油
的
事
經
常
發
生
。
農

民
更
是
害
怕
過
冬
春
，
因
為
那
是
青
黃
不
接
的
季
節
，
勞

累
一
年
分
到
的
糧
食
若
不
夠
過
冬
春
，
就
要
挨
餓
。
生
活

用
品
一
定
要
省
着
用
，
若
憑
票
供
應
的
物
品
用
完
了
，
就

別
想
再
買
到
。
有
時
手
裡
攥
着
票
證
也
買
不
到
東
西
，
只

有
靠
原
始
的
手
段
解
決
生
活
必
需
，

買
不
到
火
柴
，
人
們
只
好
以
鐵
片
石

塊
紙
媒
，
敲
擊
取
火
；
肥
皂
用
完
了

，
用
草
木
灰
和
水
，
澄
清
後
洗
衣
；

買
不
到
煤
油
，
又
無
豆
油
代
替
，
只

好
天
一
黑
就
上
床
睡
覺
…
…
﹁五
○

後
﹂
一
省
數
十
年
，
養
成
了
生
活
儉

樸
的
習
慣
，
以
至
後
來
物
質
供
應
豐
富
，
收
入
提
高
後
，

許
多
人
仍
然
捨
不
得
大
手
大
腳
地
花
錢
。
生
活
的
儉
與
奢

，
是
他
們
與
其
後
代
的
明
顯
區
別
。

﹁五
○
後
﹂
大
多
不
會
懷
念
過
去
的
歲
月
，
慨
嘆
今

不
如
昔
。
他
們
經
歷
過
荒
唐
可
怕
的
年
代
，
當
年
，
思
想

禁
錮
，
文
化
荒
蕪
，
運
動
不
斷
，
人
們
稍
不
小
心
就
變
成

了
﹁階
級
敵
人
﹂
，
成
為
專
政
對
象
。
有
﹁歷
史
問
題
﹂

的
人
要
被
打
倒
，
無
﹁歷
史
問
題
﹂
的
人
因
說
了
一
兩
句

真
話
，
也
要
被
打
倒
。
他
們
的
子
女
，
也
被
按
照
﹁老
子

反
動
兒
混
蛋
﹂
的
血
統
論
而
劃
為
異
類
。
上
至
國
家
主
席

，
下
至
平
民
百
姓
，
說
批
鬥
就
批
鬥
，
整
死
了
仍
要
強
加

種
種
罪
名
，
說
他
們
﹁死
有
餘
辜
﹂
。
紅
衛
兵
可
以
隨
意

闖
入
民
宅
抄
家
，
民
兵
可
以
半
夜
三
更
隨
意
敲
開
百
姓
的

家
門
，
清
查
有
無
可
疑
的
人
留
宿
。
人
們
外
出
要
單
位
、
居
委
會
、
生
產
大
隊

的
證
明
，
否
則
便
被
扣
留
審
查
…
…
一
言
以
蔽
之
，
人
們
毫
無
安
全
感
和
行
動

遷
徙
的
自
由
。
儘
管
﹁與
人
鬥
，
其
樂
無
窮
﹂
，
但
鬥
人
者
哪
天
自
己
一
不
小

心
，
便
被
人
抓
起
來
，
成
了
被
鬥
的
人
。
﹁五
○
後
﹂
既
然
親
身
經
歷
過
那
可

怕
的
歲
月
，
當
一
些
別
有
用
心
或
不
明
真
相
者
胡
說
那
個
時
代
﹁官
吏
清
廉
，

社
會
公
平
，
治
安
良
好
，
民
風
純
樸
，
路
不
拾
遺
，
夜
不
閉
戶
…
…
﹂
，
對
恐

怖
年
代
進
行
浪
漫
化
、
天
堂
化
，
甚
至
叫
囂
要
回
到
那
個
時
代
時
，
他
們
便
會

起
而
反
駁
，
或
報
以
冷
笑
。
謊
言
與
胡
話
，
只
能
蒙
蔽
年
輕
人
，
而
蒙
蔽
不
了

他
們
，
因
為
不
尋
常
的
社
會
閱
歷
，
使
許
多
﹁五
○
後
﹂
具
有
反
思
過
去
與
獨

立
思
考
的
能
力
。

籠
統
地
說
一
個
時
代
的
人
如
何
如
何
，
難
免
有
失
偏
頗
，
﹁五
○
後
﹂
當

中
，
既
有
在
那
個
時
代
走
紅
當
令
、
享
受
特
權
，
如
今
大
嘆
今
不
如
昔
的
﹁憤

老
﹂
；
也
有
由
儉
入
奢
，
乃
至
變
得
驕
奢
淫
逸
的
人
。
因
此
，
我
這
篇
小
文
，

只
是
試
圖
對
大
多
數
﹁五
○
後
﹂
的
共
性
進
行
概
括
，
並
不
包
括
其
中
的
﹁另

類
﹂
。

這是兩首來自兩
個不同大陸，不同世
紀，風格迥異的樂曲
，雖然都以藍色為其
基調。

藍色，充滿夢幻
色彩，帶有非現實的未來感。

還是先從《藍色的多瑙河》這首老
少皆知的圓舞曲說起吧。

十九世紀中晚期，歐洲古典音樂已
瓜熟蒂落。在其中心維也納，這枚藝術
成果以社交形式，略帶世俗地體現在發
源於德意志古老舞曲的圓舞曲上，並出
現了許多圓舞曲作者。就連學建築的約
瑟夫．施特勞斯也作有二百八十三首圓
舞曲，其哥哥小約翰．施特勞斯（一八
二五至一八九九）更是這個家族中的佼
佼者。他的圓舞曲中有許多內容豐富，
優美如畫，堪稱維也納交響詩的佳作。
如《維也納森林的故事》，《皇帝圓舞
曲》等，都是音樂會上常演不衰的節目
，其旋律的優美，配器的細膩，深得古
典音樂的精髓。創作於一八六七年的
《藍色的多瑙河》更是圓舞曲中的不朽
之作，歷年作為維也納新春音樂會的壓
台曲目，享譽全球。

《藍色的多瑙河》旋律如夢幻般美
麗甜蜜，配器玲瓏滋潤，兩岸四季美景
盡收曲中。這首圓舞曲如入睡後不久浮
現的美夢，在歐洲多瑙河沿岸國家上空

足足飄舞了一百四十年。不！它所代表的歐洲先進的文化
傳統何止一百四十年。它從遠古的荒原流淌過來，從文藝
復興時期的意大利流淌過來，從無數歐洲古典音樂大師心
中流淌過來，流過歐洲，流向世界；流過現在，流向未來
！藍色的多瑙河，多瑙河是藍色的！

時過五十八年，二十世紀剛剛走過二十四個年頭，在
另一個大陸，一首同樣以藍色開端的樂曲誕生了，它的名
字叫《藍色狂想曲》。

《藍色狂想曲》像大夢初醒時的一陣驚訝，昏旋而獗
然，瘋狂而多姿多彩。這首樂曲從一開始就帶有非現實的
未來感。宛如美洲大陸的颶風，掀起密西西比河的巨浪，
滌盪着加利福尼亞原野上的污泥濁水；又像這個大陸的黑
人兄弟，踩着強悍錯落的爵士節拍，闖進柔美平和的旋律
之中，探索一種新的和諧。那一聲聲號角，也是典型的爵
士樂吹法，如美洲大陸一群黑色的靈魂，在尋求某種強力
突破。藍色的狂想曲，這狂想曲也是藍色的！

作於一九二四年的《藍色狂想曲》，是第一部溝通爵
士樂隊與交響樂團間鴻溝的重要音樂會曲，至今仍是這類
作品中少數成功樂曲之一。這首樂曲更是美國音樂史上的
里程碑，它使美國土生土長的音樂融入發展已十分成熟的
歐洲古典音樂中，由此登上了大雅之堂。其樂曲本身也美
國味十足，氣概非凡。

《藍色的多瑙河》與《藍色狂想曲》在各個方面都是
非常不同的。如果說前者是平靜的，優美的，甜蜜的和古
典的；那麼，後者則是騷動的，野性的，粗獷的和現代的
。《藍色的多瑙河》集維也納風情於一身，其民族性集中
體現在古典主義的溫文爾雅和平衡靜穆上，素有奧地利第
二國歌的美譽；《藍色狂想曲》則是美國民族精神的外化
：張揚，強悍。雖然企望在溫文爾雅的古典主義中尋找平
衡和諧，但終究掩飾不住其咄咄逼人，兼收並蓄的內在本
質。

歐洲古典主義音樂在美麗的多瑙河兩岸流連忘返，卻
在密西西比河的濤聲中實現了突破！

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從歐洲到美洲，從《藍色的
多瑙河》到《藍色狂想曲》，是世界音樂發展史上走出的
一條必由之路！

「選秀」，可說是當今最富
有轟動效應的社會現象之一。除
了娛樂界，各行各業也都趨之若
鶩，爭相倣傚，公開選這選那，
希望達到既有實質成果又起到公
關宣傳作用。

多倫多市政府從去年開始，就推行一個被一些人笑
稱為 「小販選秀」的活動，其正式名稱叫做 「多倫多街
頭小吃」試驗計劃。具體內容並非評選現有街頭小吃中
的佼佼者，而是期望把美食推向街頭，面向市民和遊客
。究竟哪位小販可以在鬧市區當街路口亮相？他們展示
的又是何種特色小吃美食？這就要在接受公開報名後，
由評判分兩階段選出來。

多倫多既是加拿大最大城市，也是該國最多元文化
的地方。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聚居這裡，說着一百多種

不同語言，也帶來了五大州各具特色的文化。要品嘗各
地美食，只要留意，你盡可在市內餐廳找到。但街頭小
吃，卻是清一色的 「熱狗」（Hot Dog），根本反映
不出該市多元文化特色。當然，並非小販不為，而是法
例所限不能為。現在，因應市民需要和為着推動旅遊觀
光，市議會決定改變傳統的擺賣街頭小吃狀況，注入多
元化的元素，先推出三年試驗計劃。

有關部門訂立了嚴格評審準則來挑選申請者，包括
營養健康、食物安全、環境和法律等方面要求，並請本
地四位著名廚師作最後試味評判，其中一位是華裔。

近日，市府衛生部門公布了八名入選小販及其供應
的多元文化食品種類名單，包括亞洲、歐洲、非洲、中
東和加勒比海美食。令人大跌眼鏡的是，竟然沒有享譽
四方的中式小吃入選。

原來，計劃中擺出街的小吃，規定必先煮熟，然後

才在攤檔加熱賣出。也許這對一些需要即時油炸、滾湯
、煎炒的中式小吃來說，無疑先掛了 「免戰牌」。

據一位落選的華裔申請者說，衛生部門不了解華人
飲食文化，像咖喱魚蛋、牛肉丸、炒粉麵之類的食物，
如果要配入大量蔬菜，才能營養均勻，那已失去港式小
食的特色風味。不過，他仍有興趣嘗試新的餐單，下次
捲土重來。而一些原本有意參選的華人也說，要用三萬
五千元（加幣）購買指定的手推車和拖車，加上五千元
擺賣地點年費和三百多元牌照年費，成本太高，看看再
說吧。多市衛生局主席表示，這次沒有中式食品獲選是
不幸的事。他希望中式街頭小吃明年就會出現。

當五月下旬天氣真正回暖時，八位小販 「新秀」將
在市內指定地點亮相，擺賣特色小吃。能否如預期般為
多倫多增添多元文化色彩，屆時大家親身品嘗就知
道了。

快下班時，同事說在公司內部電郵
發了個好玩的東西給我。一看，原來是
天涯論壇上有網友寫的關於上海 「文革
」前後歲月的回憶。我快速瀏覽，一個
假領子的話題不禁讓我啞然失笑。哎喲
，那個年代，只要是上海男人，從都市

到鄉村，誰沒有戴過那玩意兒？記得我的諸位姨父，爸爸，
大阿哥，小阿哥，都各領風騷，有過不同的假領子。現在的
小孩，大約想像不出，假領子是什麼東西？簡言之，就是一
件襯衫的最高部位，沒有袖子，卻可以像穿衣服一樣穿過胳
肢窩，也有鈕扣，三粒正好扣住脖子下面約兩寸光景的地方
。人們笑話上海男人戴假領子，是因為，一個筆挺漂亮的假
領子下面，可能是一件破棉毛衫，可能是一件陳舊的衛生衫
。上海人真好面子啊！很多外地人略帶嘲諷地談論我們的假
領子，連帶着輕視一下已經被貼了標籤的上海男人。

我其實不算真正的上海人，雖然我是真正的上海本地人
。記得那年從嘉定小城去上海市區讀大學，許是一份年輕的
虛榮吧，我和一個同鄉不約而同改了嘉定土話，說起正宗的
上海閒話。上海話和嘉定方言是不同的，那嘴型更婉轉，那
音調更柔曼，女孩子說起來是很嗲的。我也佩服了自己，說
改就改了。雖然工作後，我的一位長者同事經常要我來幾句
嘉定話，說是聽着像炒硬夏豆（曬乾的蠶豆），瓜拉鬆脆。

曾有一段時間，有些上海人真的是看不起一切外地人的

，連帶所有非上海市區的人，統統被斥為鄉下人，自然包括
我這一類的。一切的清潔工，收破爛的，擺小攤的，推小車
的，倒馬桶的，我的鄰居都稱為鄉下人。

九三年在上海某電台實習時，我曾經在盧灣區自忠路一
位同鄉好友的小房子裡住過幾個月。好友的母親在嘉定一所
鄉鎮中學教書，為人熱心豪爽，因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換來
這不足十平方米的 「雞棚間」，自然心頭牽掛，時不時回來
看看。好多次，她指着那樓上樓下的上海人鄰居，帶點傲氣
地告訴我， 「你知不知道，他們常常這樣教育自己的小孩的
，不好好讀書，只好做鄉下人。什麽鄉下人？就是你我這樣
的鄉下人！」

我是鄉下人啊！每個周末我回嘉定，弄堂裡的阿婆就會
笑咪咪： 「回鄉下了？」是啊，我是回真正的鄉下呢，有小
河，田野，水橋，油菜花香的鄉下呢。但我的很多同伴不是
的，他們回的嘉定，在城廂鎮，也是高樓，煤氣灶，抽水馬
桶，哪裡像上海的石庫門房子還要自己倒痰盂啊？所以稱他
們鄉下人，自然有點委屈。

青春時代的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有時是很木知木覺
的，包括鄰居對我的態度。直到有一天，樓上一位弄堂人民
教師以十分傲慢的眼神瞥我，她兒子以十分無禮的腳步聲，
撒野聲，在我頭頂──僅僅隔着一個薄薄的地板啊，肆無忌
憚，作威作福時，我怒髮衝冠了，在他們又一次在我頭頂地
震，奔跑下樓時，我鐵着臉說，你們真不如鄉下人。

後來，我又住過唐山路的三層閣，金陵路的亭子間，一
住幾年，真正融入上海人的市井生活後，我的心反而溫暖和
寬容了。也許我後來碰到的大部分是芳鄰。那個永遠把我當
自己孩子一樣的湯阿姨，在我下班後懶散地什麼也不想做的
時候，端來熱騰騰的飯菜，那精緻的上海菜飯，目魚大烤，
羅宋湯，就是一把花生，都要裝在漂亮的帶花邊的小碟
子裡。

有一天，阿姨過來聊天，說起隔壁弄堂那位總是衣冠楚
楚的老先生時，突然蹦出一句： 「伊是個老克拉啊！」

我驚訝得合不攏嘴， 「阿姨阿姨，什麼意思啊？老克拉
是啥西洋鏡？」

「喏，就是英文的 『顏色』翻譯過來的呀，講伊好色嘛
，解放前頭就這樣叫伊的。」

阿姨淡淡的一句，卻奇怪地改變了我對這座城市的感覺
。這座城市，有點傲慢，有點小器，卻又有點神秘，有點雅
致，有點洋氣，好像一個你看不透的女人，帶點香艷，卻不
輕佻。經常是夏日的午後，阿姨會在隔着布簾的廂房裡，漫
不經心地塗着指甲油，嘴裡哼着周璇時代的小曲，有時還會
過來幫我塗。有幾次男友回來時，帶了相機給我們拍照，阿
姨必定說：等等我啊，換件衣服。再出來時，哪裡只是換了
件衫，必定青山綠水，眉畫了，嘴塗了，頭髮也定了型了。

從此，我記憶裡夢裡的上海是不同顏色的了。今夜在燈
下，猛回首，啊，居然十年了，我何時這樣輕易地拋棄了她
呢？我居然這樣輕易地拋棄了她！我曾刻骨愛着的女郎！

總有淡淡的失落，失落於十年裡我茫然錯過的日子，失
落於那些我騎着單車去蘭心大戲院，去文化廣場，去作家書
屋，去衡山路，甚至邯鄲路，那一杯清咖，一卷書，一部戲
，一次傾談就滿懷快樂的青春年華。

很想跟同事說，那個假領子，在我啞然失笑後，我更以
為那是在沒法好好過日子的年代裡，上海人仍然頑強地，想
要尋找一絲體面，一絲精緻，雖然，也帶着一絲酸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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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

船

安吉竹海 季旭東

人人都有戀愛
的經歷，偉人名人
也一樣。但偉人的
戀情往往也非同尋
常與眾不同。近日
筆者赴廣州辦事，

有機會到中山大學一遊，而且登上大
文豪魯迅當年的故居 「白雲樓」，了
解到這位 「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文壇
旗手的戀情。

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魯迅
與許廣平離開北京同車南下，一個去
廈門，一個回廣州。二十八歲的許廣
平甫從北京女師大畢業，回故鄉廣東
女子師範執教，她與兩個妹妹許月平
、許東平同住在繁華的高第街（舊門
牌一百七十九號）；而四十五歲的魯
迅離京赴廈門大學之原因，則是為了
創造條件，早日與情侶許廣平結合。

許廣平是廣州番禺人，出身大戶
人家，這位受五四精神影響的新女性
，二十歲時因反對包辦婚姻獨自離家
北上，先就讀於天津第一女子師範，
後考入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
文系。她主動追求心中偶像──恩師
魯迅，聲稱自己的決定 「不自量也罷
，不相當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
罷，都是我倆的事，與別人不相干」
，她的言行溫暖並融化了魯迅心中的
堅冰，終於使他衝破傳統舊婚姻的束
縛，坦承 「我可以愛」 ，接納了學生
的愛情。

但分處兩地讓魯迅與許廣平飽嘗
相思之痛，短短四個月兩人來往書信
竟達八十餘封，平均每一天半一封。
頻繁的鴻雁傳情卻依然未能抵銷魯迅
心中的思念，他匆匆辭去廈大工作，
於翌年─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八日來
羊城與許廣平團聚。廣州這方溫馨的

水土兌現了魯迅的夙願，締造了他的幸福港灣，他在這
裡迎來人生最浪漫的黃金季節。

在羊城，這對相差十八歲的情侶， 「每日吃館子，
看電影，星期日則遠足旅行，如是者十餘日，豪興才稍
疲」 ，足見他們的 「師生戀」是何等的溫馨、瀟灑與浪
漫。魯迅善品茗，廣州喝茶之風著稱於世，茶樓酒肆比
比皆是，短短幾個月裡許廣平陪魯迅到過的茶樓飯店就
有北園、山泉、陸園、陶陶居、妙奇香、太平館、拱北
樓、別有春、一景酒家、國民餐店等數十家。（其中陶
陶居、妙奇香、北園和太平館至今猶存，稱得上是名副
其實的老字號了！）對廣州的美食和點心魯迅來者不拒
， 「樣樣都試試」 ，他對廣州餐飲的評價是 「食物雖較
貴而質料殊佳」 。

但魯迅畢竟是魯迅，他不會沉醉在卿卿我我的兒女
情長之中；許廣平也畢竟是許廣平，她用愛情激發起魯
迅的事業心與創造力。在廣州期間，魯迅先是出任中山
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並主授文藝論、中國小說
史和中國文學史三門課程，許廣平擔任助教，幫他打點
各種事務。繁忙的授課、演講、訪問、接待來客之餘，
魯迅一如既往勤奮筆耕，共撰寫雜文四十三篇、譯文十
篇、書信一百八十封，包括《慶祝滬寧克復的那一邊》
、《答有恆先生》、《談激烈》、《扣絲雜感》、《可
惡罪》、《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等名篇，
他還在此間修改了《野草》中的經典篇章。

魯迅在廣州和香港作過多次講演，其 「紹興官話」
粵人聽不懂，就由許廣平譯成廣東話。廣州黃埔軍校舊
址至今存有魯迅在此講演的珍貴資料。魯迅應其好友應
修人之邀於四月八日到黃埔軍校做《革命時代的文學》
的演講。當晚魯迅在日記中寫下 「晚修人、宿荷來邀至
黃埔軍官學校講演，夜歸。」 聽眾雖多為 「武夫」，反
響卻異常熱烈，魯迅卻對人說這主要是廣平翻譯的功勞
。 「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 的
名句，就出自這次演講。

不久，國民黨發動 「四．一二」政變，腥風血雨也
籠罩了廣州城，魯迅憤而辭去中山大學職務，專心撰述
，許廣平朝夕相伴當助手。中秋節前後，魯迅正在中大
白雲樓編纂《唐宋傳奇集》，反動政客攻擊魯迅的謠言
四起，魯迅知道此乃敵人的惡意中傷，便在《唐宋傳奇
集．序》裡寫下 「時，大夜彌天，璧月澄照，饕蚊遙歎
，余在廣州」 。他稱政敵為 「饕蚊」，有力地回擊了反
動派的無恥嘴臉。據聞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在廣州時，曾
對迅翁此言極為讚賞。 「有情人終成眷屬」─一九
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魯迅辭別居住了二百五十二天的
羊城，與許廣平一道遠赴上海，正式開始他們以沫相濡
的伉儷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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